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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当老张走进

训练厅时，一眼就看见了放在
墙边的自行车，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满脸疑惑地走了过去。
“我的车怎么在这里？”老张
拍了拍座垫转头问，脸上的惊
喜一目了然。
“怎么样？张老师，没想

到吧？看看是不是这辆。”老
吴笑着走过去摇了一下车把
上的铃，叮叮咚咚的很悦耳。

老张一下子还是没反应
过来，“是我的车啊！谁给我
弄这么干净啊？呦，还上了不
少油！不对，怎么还装上铃啦？

我原来没铃的啊！”
哈哈哈哈，我们互相做着

鬼脸一起大笑起来。
等老吴把过程添油加醋

地那么一说，老张先是大笑随
后就直摇头，“太危险了！太
危险了！不就是一辆车嘛！下

次可不能这么逮小偷了，要是
你们出点什么事我怎么向你
们家长交待啊？”

不过我们看得出来，摇头
归摇头，老张还是挺开心的。

吃午饭前，老毛居然也满
脸堆笑地进了训练厅，难得的

是刚进来就表扬人，“这么热的
天还坚持训练，大家辛苦啦！派
出所的赵队长一早就打电话
来，感谢我们学校的同学帮他
们抓到了一个流窜作案的盗窃
团伙，要我好好表扬一下。”接
着又走过来拍拍老杨和我，“你

们两个很勇敢啊！听说两个人
被你们打掉了牙，为首的现在
还躺在医院里，下面肿得像气
球一样大，坐都不能坐。”

老毛口中的赵队长就是
那个胖警察，我想起昨晚上他
的样子就好笑。见了我，胖警

察先是一愣，等再看到我身后
的老杨，胖警察立刻像一朵花
儿似的怒放了，“啊呀，是小

杨啊！没受伤吧？”语气透出
十二分的亲切，转过脸却又换

了一副模样，指了一指躺在地
上的三个贼，“全部给我铐回
去！”

听我把情况简单一说，胖
警察立马派人去搜查小偷的
出租屋，没一刻工夫，三个民
警推着一辆三轮车回来了，车

后面拉了足有十多辆自行车。
“这些家伙像开车行似的，家
里光配件就搜出一麻袋。”最
前面的民警笑着说。

不用上前细看，我一眼就
认出了老张的那辆金狮。

我和老杨合力搬出老张
的车，拿手抹了抹座垫上的

灰，有个警察一看笑得不行，
“哈哈，这辆车可能明天就要
出手，正装修呢！你看看挡泥
板，这又上油又喷漆的。”

袁教练最近着重让我们
练摔法，这是他的特长所在，
所以教得也特别的细致严格。

每个动作都是由袁教练先示
范，然后再讲解技术要点，常
用的摔法像抱腿前顶摔、旋压
摔、抱腿过胸摔、夹颈过背摔
等，一轮练下来每个人都摔得
头昏脑涨脚下打晃。

这两天我依然在家住着，

晚上除了看武侠小说外就是
忙着给全国各地的笔友写信，
每天忙到深更半夜，眼睛熬得
血红。

由于在现实生活里我一
看见女生就紧张得不会说话，
所以我交笔友有一个标准，对

方必须是异性。要么是女大学
生，要么是年龄比我小的初中
女生。每回我到邮局一寄就是
十多封，平日里连蒙带骗省吃
俭用弄来的零花钱差不多全
搭上了，可怪就怪在回信率一
直不高，偶尔收到封把两封也

大多只言片语，似乎除了会鼓
励好好学习外就不知道说点
别的，真是没劲透顶。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自从
上半年那个收到我照片的女
孩拒绝回信后，最近一段时间
事实上处在青黄不接的饥荒

期。要不是练武能让我找些乐
趣，时间长了非得忧郁症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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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都将金陵改为应

天府，为南京，而当时的北京
是开封，中都则在朱元璋的
老家临濠，后改称凤阳。到洪
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
将南京改为京师，但并不想
把南京作为永久都城，而想
把都城迁往关中。洪武二十

四年，他派太子朱标巡抚陕
西，为迁都做准备。但是，太
子考察回来就一病不起。建
都的事也就搁置了。

朱棣即位，永乐元年

（1403年）正月建北京于顺
天府。永乐十九年（1421年）
改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
京。早在永乐四年（1406年）
朱棣就下令营建北京宫殿，
并开始从全国各地征集材
料。永乐十五年（1417年）北
京宫殿正式开始营建，经过

三年半的时间，永乐十八年
（1420年）十二月建成。整个
京城的建筑包括城墙、城门，
皇城、紫禁城、宫殿和坛庙。
其设计精巧，宏伟壮丽，令人
叹为观止。

朱棣留给我们的还有北京

城南的天坛（建于永乐十八年），
北京昌平天寿山的长陵（徐皇
后死于永乐五年，七年始建，十
一年建成）。

但 是 ， 永 乐 十 九 年
（1421年）四月初八，宫中的
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被一

场大火烧毁。这是一场天灾。
按天人感应之说，则是上天
示警。于是，朱棣下诏求言。
本来就反对迁都的人，这时
又纷纷提出不该迁都。朱棣
震怒，命大臣们跪在午门外
辩论，户部主事萧仪因而被

投入监狱，后来就死在狱中。
朱棣说：“彼书生之见，岂足
以达英雄之略哉！”

那么，什么是朱棣的英
雄之略呢？朱棣曾被封为燕

王，封地就在北京，朱棣从这
里起家，这里是他的基础，是
他的根据地。虽然朱棣对这
个兴王之地有感情，但这不
是他迁都的主要原因。

北京接近边塞，便于出击
蒙古。这是一些人推测朱棣迁

都北京的原因，其实，这也不
是朱棣迁都北京的原因。要探
寻朱棣的英雄之略，我们也需
要放开眼界，在更广的时间和

空间中寻求答案。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

中，都会遇到一个难以解决
的问题，就是北方游牧民族
与中原农耕民族的冲突。而
这一冲突在元朝统治下解决
了。元朝真正建成了华夷一
体、四海混一的国家，而大都
正是这个大帝国的统治中

心。元朝建都于大都，不仅仅
是因为它兴起于大漠，也不
仅仅是因为承辽金建都之
旧，它实在可以看作是推进
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大
步骤。朱棣迁都北京，再次使
全国统治中心北迁，使漠北

统治中心与中原地区的统治
中心合而为一了。他强调了
长城内外、大漠南北的联系。
朱棣要做一个君主华夷的盛
世名王，他的这一野心与我
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要求在迁都北京这一点上重

合了。朱棣在元大都做亲王，
此前的忽必烈为他做了榜
样。再联系到朱棣在位期间
的南征北讨，东西出使，他的
英雄之略不是很清楚了吗？

朱棣以天下至高无上的
地位，要把一切都做得最高

最大，北京城是如此，宫殿是
如此，坛庙是如此，陵墓也是
如此。当时无疑是世界上最
大的，现在也很少有能超过
它。现在南京阳山，有一块巨
大的碑材，那是他要为朱元
璋立一个最大的碑，但其巨

大以致无法竖立，至今仍然
躺在山上。他下令铸了一口
最大的钟，高6.75米，最大直
径3.3米，重约93000斤，经文
二十三万余字，至今它仍然
是世界上最大的钟。

迁都北京，使南方和北方

更紧密地连成一体，促进了中
国经济文化的统一发展，一直
影响到清朝，影响到现在。

|}~�������

海鸥原名侯海鸥，1959年

生于北京。恢复高考后，靠着
一股子倔劲和对艺术的挚爱，
连续试了好几年，海鸥终于在
1980年考上了中央工艺美术
学院，学习陶瓷专业。1984年
毕业后，海鸥被分配到武汉美
术学院任教。在武汉，她结识

了在中南农学院教英语的美
国人亨利·达瓦尔，亨利教她
学英语，她教亨利学中文，交
往中两人渐渐坠入爱河，彼此
都难以自拔，但此时海鸥不但
已经结婚，而且还有了女儿。
顶着来自双方父母、单位领

导、同事朋友的各种压力，海
鸥最后做出了沉重而艰难的
选择：与原来的丈夫离婚，与
亨利结婚，然后跟随亨利赴
美。她说：“我们身边的一些
人说我嫁给亨利是为了他的
钱，其实他们根本不理解。我

知道亨利根本没有钱，他当时
一无所有，我们来美国的机票
都是借钱买的。”

来到美国，海鸥真正体会
到了没钱的滋味，那是她一生
中最艰苦的日子，是她在中国
生活那么多年不曾体验过的。

1989年11月，她和亨利来

到西雅图时已经身无分文。住
不了旅馆，也租不了房子，只能
住在一位朋友家的地下室里。
白天，海鸥背着从中国带来的
油画，挤公共汽车，到处寻找画
廊卖画。租房子的钱够了，但要
缴纳1000美元的抵押金，他们

又从朋友那里借了1000美元，
最后他们终于在一个贫民区租
了一套简单的公寓。

这是一个吸毒、犯罪集中
的地区，晚上到处可以看见三
三两两的黑人围在一起，抢
劫、枪杀事件屡见不鲜。他们

从不敢在晚上出门，待在屋里

有时也感到恐惧。但这里的房
租尤其便宜。室内空空荡荡，

一床被子，一张床垫，用1美
元在二手店买的一盏台灯。这
就是他们的家。

海鸥至今还保存着他们
到美国后自己购买的第一个
电器。生活不能没有音乐，再
苦也要唱着歌，海鸥希望有一

台收录机，一来可以解闷，二
来也学学英语。一台小小的收
录机对她已经是一种奢侈，交
完房租和水电费，家里还剩

50美元。他们咬咬牙，花了40
美元买来一台索尼牌收录机。

这台简单的收录机为他们带
来了不少欢乐，伴随他们度过
了那些含辛茹苦的日子。

为了糊口，海鸥到街头捡
过易拉罐，打过各种各样的零

工。当码头工人，当保姆，当餐
馆里的女招待。这些工作不仅
累人，而且薪水也低，每小时只
有4美元，这是美国法律限定的
最低工资，已经不能再低了。

新来乍到，海鸥人生地不

熟，英语也不好，总希望和亨
利在一起，亨利本来能够找
到更好的工作，为了照顾和
保护海鸥，他也只好找一些
粗活干。
“连好的蔬菜也买不起，

我们主要靠胡萝卜、土豆和圆

白菜度日。”海鸥回忆起这段
日子时没有一点怨言，讲着讲
着仍会像平常一样大笑起来。

是的，凭借着勤劳和内在
的智慧，他们熬过了清贫与漂
泊的日子。而今亨利办起了一
家装修公司，生意还不错。他
们在马里兰州买了一栋别墅

型两层楼房，海鸥有了自己的
画室。海鸥不仅可以随心所欲
地作画了，而且也有钱进大学
继续深造了。

如今，海鸥参加过美东地
区的100多个画展，举办过6次
个展，每次画展之前，亨利都要

做大量准备工作，从购买画
框，裱画，到开车运送作品，他
都乐此不疲地奔波。海鸥说：
“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和精神上
的支持，我就绝对画不出这些
作品，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海鸥并没有为今天所获

得的荣誉和奖励所陶醉，她希
望拥有一间更大的画室，画出
更好的作品，举办更多的展
览，希望有一天到北京举办个
人画展。

��

袁庭玉乖乖地把苏小妹

抱回家，下午就给匠人头打了
电话，叫他带了人明天到家里

整修屋子。要结婚了，他看不
出高兴的样子，但也说不上不

高兴。脸上似笑非笑，一天到
晚嘴上叼着一根香烟。眼神游
移，魂魄总不在跟前。

作怪的是袁庭玉自己。
下午他给匠人打过电话以
后，对苏小妹说要睡一会儿，
但是又不睡。坐在床沿上不
停地抽烟，嘴里嘀嘀咕咕地
说自己要生病了。苏小妹摸
摸他的额头，再看看他的脸
色，不像生病的样子。袁庭玉

在床边坐了一个下午没动
窝。晚上，老娘过来，劝他吃
饭。他吼道：“要生病了，还
吃什么饭？” 老娘是个聪明
不过的人，听见这话，头颈一
缩回家去了。

第二天，袁庭玉还像昨
天一样坐在床边。苏小妹忍
着气哄他：“吃早饭吧。吃了
饭出去玩玩。”袁庭玉板着
脸“哼”了一声，“你叫我到
什么地方去？我还没生病
呢。”苏小妹说：“以后再生

病吧。你看现在多忙？我怀了
孕，又要装修房子又要办婚

礼。”袁庭玉想了一想，有些
动心，嘴上还是坚持道：“那
也得等我生过病再说。”

苏小妹起身，拿来水果
刀和一个苹果，手脚麻利地

削去皮，再切成片，香喷喷地
放在袁庭玉面前。袁庭玉打

了一个喷嚏，说：“我不好惹
的，你放了我吧，我要过自由
自在的生活，像天上的风筝
一样。我不想过琐碎庸俗的
生活。”小妹说：“行！你去叫
河水朝西边流。”

话说到了这里，就是到

了尽头。两个人静悄悄地坐

着，一动不动，一言不发。苏
小妹咳了一声，放下水果刀，

站起来，说：“有种的把我们
娘儿俩都杀了。”她慢慢地
转过身去，今晚她不想留在
这里，她想回她自己的家了。

袁庭玉傻子一样张着嘴
打量小妹的后背，因为常年
低头弯腰，小妹的后背略有

些驼。她的后背结实有肉，平
易近人，亲切温暖，可以承受
生活的重担，也欢迎一把小刀
的光顾。袁庭玉悄悄地站起
来，拿起水果刀朝苏小妹宽宽
的后背扎下去。这世界不分白

天黑夜充塞着各种声响，这
一刀下去，却是静悄悄的。

袁庭玉从家里逃出来，
一路上躲避熟人，畏首畏尾，
就像畏光的夜虫子。走过苏
小妹的家门口，他站住了，突
然心里十分难过，扶着那个
半截子围墙翻江倒海地呕吐
起来，一面不停地敲门。

老娘从门里出来，见到
他这样，就问：“小袁啊！你又
喝醉酒了？”他摇摇头，指着
家里的方向，对老娘说：“小
妹被我扎了一刀。你快去看
看她吧。”老娘捂住脸，哭了
几声，然后她伸手去揪袁庭
玉，一把揪了个空。

袁庭玉跑出小柳巷。夜

是野猫和流浪汉的世界，现
在也是他的。他哼起一首歌
曲，好像叫做什么《大刀进
行曲》。他记得这是他小时
候爸爸教会他的第一首歌，
他今天唱着有些结巴：大刀、
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

砍，去……
再说老娘，三步两步地

赶到袁家，只见厨房里灯火
通明，小妹一个人坐在桌子
边，背上插着水果刀。她向老

娘转过脸来，老娘看到她脸
上居然带着微笑。
“你要把我吓死了！”老

娘拍手大叫，上去把刀子取
下来。苏小妹说：“你别叫
喊，让人听见了不好。你怎么
来的？”老娘告诉她，是袁庭

玉去叫门的。这小子想当英
雄还是怎的，居然戳了老婆
一刀。还好，是水果刀，刀口
也不深。苏小妹说：“先用棉
花捂着吧。咱们上医院去收
拾一下。”老娘说：“叫铁头
来，给你伤口这里拍个照，当

个证据留着，以后打官司
用。”苏小妹说：“算了，他扎
了我一刀，这辈子他就是我
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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